历史遗迹惨遭破坏 保护罗布泊迫在眉睫

                                             华西都市报记者：王伟

1972年，美国人从地球资源卫星在太空拍回的照片判读后，还能得出这样结论，位于新疆塔克拉玛甘沙漠腹地的罗布泊曾经是仅排在青海湖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咸水湖，而仅仅三十年后的今天，如果当年那颗卫星能再次光临此地上空，它将注定迷路。这个曾经排名“第二”的咸水湖，由于塔里木河上游建造了许多的水库造成断流，再也没有一滴的水流入孔雀河。如今已完全与它周围的沙漠彻底溶为一体。

不仅如此，更令人感到忧虑的是，随着近年来国内不断兴起“旅游热”、“探险热”，都以经济利益为首的旅行社组织各种鱼目混杂的“旅游团”、“探险队”潮水般涌入，再加上屡屡得手的盗墓者的肆意破坏，使原本这里就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保护罗布泊、保护楼兰古城遗址已迫在眉睫！

春节期间，记者以探险者的身份跟随华藏山社进入了罗布泊。在未进入罗布泊之前，在记者脑海里，一直以为大漠深处如同藏北无人区相似，应该是一片人迹罕至之处，哪料想，到了罗布泊，眼前的景象直让记者大跌眼镜，各路“探险”大军已从沙漠四周不同路径开进到此地，罗布泊一改几千年之宁静，热闹非凡。记者统计，仅在正月初三这天，就有三支探险队近四十人在罗布泊“相遇”，胜利“会师”。其中一只队伍还有日本游客。

记者事后还了解到，大批游客和探险队不断进入罗布泊这样情况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近年呈漫延趋势。目前已无“冷”、“ 淡”季之分，任何时期、任何时间，随时随地都有游客和所谓“探险者”进入。

由于大批游客和探险者的进入，罗布泊的自然景观已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曾经遍地枯死的胡杨树被一批批游客探险者用来烧火做饭和取暖，在冬季干枯的红柳树和梭梭也是烧火的好柴禾。据新疆“知名人士”，在“圈里”有着“沙漠通”之称老向导赵子允向记者介绍，八十年代孔雀河里还有齐腰粗枯死的千年胡杨树，现在几乎绝迹。赵子允痛心地说，胡杨生1000年不死，死1000年不倒，倒1000年不腐。而现在，还仅残留少许胡杨林的木乃伊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痛苦与忧伤，这里已是一片没有生命的土地！

在世界上都属绝无仅有的雅丹地貌，由于本身就长期受风沙浸蚀毁坏严重，如今，大量游客和探险者不断的踩踏，更加速表层的沙化，给这处宝贵的原始风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更令人痛心和气愤的是，自100多年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遗址并将公布于世后，百余年来盗墓者就频频光顾这里，大量珍贵文物被不法之徙新盗走并流失于全球。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严厉打击下，盗墓者有所收敛，而近几年，随着大批人群的不断涌入，盗墓者又开始蠢蠢欲动，盗墓之风越演越烈，已到了明火执仗程度。就在记者进入罗布泊第一天，就与盗墓贼相遇，并亲眼目睹了光天化日之下被盗的古墓，看到被破坏的古墓，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由于游客和探险者的随意进入，在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在使罗布泊遭受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打下了伏笔。在记者进入罗布泊的6天中，沿途随处可见散落的罐头盒和矿泉水瓶，其中部分还半掩埋在沙土中，据向导介绍，这些都是进入罗布泊的现代人带来的垃圾。虽然部分垃圾被及时掩埋沙土下，但只要让风一吹，还是轻易露出沙层。就算是派专人不停地跟在各支队伍后面就地掩埋，也打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新疆有关部门早已意识到保卫罗布泊刻不容缓，在几年前就由新疆巴州文管局做出相应规定，采用进入楼兰收取高额文物管理费的方法“阻挡”、“限制”进入人数。“办法”虽然是制定了，但由于塔克拉马甘地域辽阔，四通八达，沙漠就是路，并未能真正起到阻挡和限制作用，相反，过高的“进入费”恰恰又吊起进入者的欲望并让这些人能逃避缴费进入罗布泊产生莫大的诱惑。这样一来，相关职能部门和所谓“办法”就形同虚设，后果就是这种恶性循环愈加严重，这不仅是给罗布泊日后的自然环境带来贻害，更是要彻底摧残、毁坏楼兰古墓、雅丹地貌，倘若那一天真的来临，不吝是一场灾难，难道我们真的凡事都要等到“最后时刻”，总有一天人们将生活在自己所制造的环境灾难中，才能蓦然觉醒吗？

日益恶化的罗布泊自然环境已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警觉，这次随同记者一同进入罗布泊的华藏山社负责人、爱国华侨杨本华先生对此现象深感痛心，他表示，将在适当时间组织一支队伍专门到罗布泊，清理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垃圾，并倡导凡是进入原始自然环境的人员都应自觉地将垃圾带出来。杨本华先生介绍，在美国，进入国家公园都将登记（免费）并领取黄色垃圾袋，一方面让管理者知道里面人员的情况，一方面将所有垃圾背出来。看来，除了收费，还有很多办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发稿时记者与新疆有关方面联系时得到最新消息，今天（2月18日）新疆自治区文物局、公安局和新华社的记者将由赵子允带路进入罗布泊，对罗布泊的现状进行十天的实地考察。

